栀子花开

呼吸内科  季梅

坐在公园石椅上，读着《黄帝内经》，深深被其精辟的文言，深奥的哲理，高深的智慧之美所吸引。耳畔隐约传来“栀子花开呀开，象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的歌词，正沉浸在歌词的旋律中，一片白色的花瓣飘落，桅子花！那清新怡人的香气迎面扑来，倍感清爽，我的思绪也随着飞舞的花瓣延展到了那个充满幻想和浪漫气息的季节。多么芳香的季节，全因这栀子花而更加让人难忘…… 

我们科新转来了一位病人，听急诊科同事说特别难伺候——是一位娇贵小姐，急诊科诊断是胃病——常见病，但她却觉得不得了，不知是真的，还是故意，搅得天翻地覆的，一家子围着，医生，护士不能离开，否则便发大小姐脾气。见到病人之后我愣住了，多清纯的小姑娘啊——也许是表面现象吧。“护士，把我的床位重新铺好，这么脏，怎么睡。”我望着那趾高气扬的脸，真有点生气，但职业素养让我迅速冷静下来，笑着说：“都是刚换的床单，不脏，你安心就是了。”她似乎不情愿的躺下了，可是一点儿也不安静，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似乎有无限心事，烦躁不安。突然，她愣住了，远远的望着窗外，神情很是集中。顺着她的目光，我笑了，瞬间有了治疗方案。我建议主治医生辅以栀子煎液来抑制胃酸分泌，泻火除烦，稳定情绪。当我和她的父母交换意见，她的父母都十分的怀疑，认为中医落伍了，很不愿意接受我的治疗方案。经过再三协商，他们才勉强同意试试。我感到无比的伤感，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成功，让他们意识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中国传统医学的神奇。

第二天，一朵鲜艳的栀子花插在了她床头的花瓶中，醒来时她会心地笑了，眼中似有感激，情绪稳定了许多，见到我和其她的护士态度明显改善了很多。见到女儿的变化，她的父母也愿意积极配合我们工作。我于是叮嘱其父母一定要按时让她服下栀子液，他们也都按要求认真地做到了。我仍每天都坚持给她换一只新鲜的栀子花，十几天后，一个娴静端庄的姑娘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看着她的变化，科室的同事乐了，她的父母终于放下重负。

分享快乐的同时，我不禁思索，中华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自豪的国粹，中医将哲理药理融汇贯通，既医形体更疗精神，可谓标本同治。中国的中医学作为仅存不多的传统文化，不但在医学界，而且在整个人类的学术界，都是一方难得的净土。就整个学术生态而言，她就像仅存不多的一片“原始森林”，她应该存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更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出路和发展。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走遍大江南北，找不到中医的净土，都西化了。多数中国人迷信西医，认为中医应该 “退耕还林”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相对于国人对中医的漠然，中医在国际上备受推崇，韩国、日本更是在中医中药的研究上大下功夫，在中药的市场竞争中把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更有甚者，你随便到大街上转一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医诊所，有针灸，有按摩，有减肥，有美容，我不敢说这些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但我总觉得中医的真面目被蒙住了，它的作用也被许多人有意无意的误解或曲解了。正如我们发明了指南针，用处是看风水，外国人学会了却用来航海寻找新大陆；我们发明了火药，用处是做鞭炮，外国人学会了却用来造枪炮，这真是我们国人的悲哀。    

面对复杂的世界，西医极力寻找其终极构成，表现简单之美。中医则承认其纷繁复杂，在纷繁复杂中找出规律，呈现出一种缤纷之美。生就人身，不免百病杂生，而地分南北，天有四时，一刀切式的标准化，方便是方便，疗效可能大打折扣的。对中医学的出路和发展，我们要做的是更多的了解，而后发扬，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被移植到他人的土地上，留下一个空壳在我们的土地上奄奄一息，而她的灵魂，漂泊在异国他乡，我想，如果这样，那么长眠于地下的华佗与扁鹊，千年的灵魂终将不得安宁。

……

静静地欣赏它那洁白无暇的花瓣，享受它散发的芬芳所带来的安逸和清爽，那么自然、那么和谐，又那么素雅、清幽，没有比这更舒适惬意的了，我默默地摘下一片栀子花，夹在书页中，把它作书签，让她长眠于中华医学的怀抱。

